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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結
識了一位剛從大學
畢業的美國青年。
他去中國專攻了一
年漢語，然後又在
一所新 「升級」的
外語學院當了一年

「外教」。上周末來訪，聽他談在中國
的感受。以下用引號括出的句子，是他
的原話。

「中國人比美國人健康。在美國隨
處可見過於肥胖的中年男女。中國人吃
素菜為主，另外是運動多。你們有一句
成語 『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我
們都開車。中國城市的公園有各種各樣
的活動，打太極拳、跳舞、下棋等等，
這在美國是看不到的。我們多坐在家裡
看電視。」 這話有點偏頗。我常見美國
青年在人行道上跑步，女的居多，為了
保持身段吧。中國人看電視也普遍，例
如電視劇、春晚。只是我們退休得早，
還有下崗 「待退休」的，有大把時間。
再加一般住處都不寬敞，自然就出外或
去公園了。大款們則天天吃館子，以挺
出大肚腩為榮，有與老外趨近之勢。

「中國人看來都比較愉快，會自尋
樂趣。除了上述公園活動之外，我的同

學和學生聚會時，居然都會很大方地當眾唱歌，在
KTV 是如此，在其他集會場所也是說唱就唱，毫不
扭捏。我就完全不能適應，在這種場合下相當狼狽。
」 我在回國期間，邀請學生聚餐，也被同化，只好唱
一曲美國老歌或者蘇聯歌曲，這是一種新的經歷，感
覺不錯；中國人自得其樂不花什麼錢，相當於老外全
家駕車外遊。

「中國人注重家庭和群體，學生多數會說畢業後
準備回老家，照顧父母。美國人崇尚以個人為主體，
不會有這個想法。另外，在美國讀大學，可以自由選
擇喜歡的課程、喜歡的教授，也有先修或後修的自由
；宿舍的室友，也是自選的。中國的學校都給你分配
定當，大學生每個學期該上哪些課，沒有選擇餘地，
同一系級的，都同學到底，室友也不容選擇，這使我
覺得自由受侵。」 這倒也是。我自己六十年前在國內
上大學就是如此，但從來都覺得很自然，沒有不適應
的感覺。這種順應別人作出的規定，也許已形成我們
文化的一部分。不過，多留一些空間給個人（例如外
國歷史中可以選修某一國的歷史）未必不可取，但師
資有限，少有選修課，經濟效益高些。中國的做法，
會使同一個系、級的同學有比較緊密的關係，互相以
「師兄」、 「師妹」相稱。這是問題的另外一面吧。

「美國人互相之間來往得少。例如我自小在父母
這棟房子長大，但到現在左右鄰居的姓名都不詳細。
」我在國外，過去覺得與洋人套近乎太難，以為是共
同興趣少。現在聽美國人如此講，原來他們之間也有
這個問題，倒是新鮮。我想，我們小村鎮中當然沒有
這個問題；城市裡住得擠，弄堂成了個公共活動場所
，所以人際關係密切。美國十九世紀末經濟崛起，開
始建設一個美國之夢（American Dream）的社會以
來，多數人各有自己的小庭院，往來就少了。我們這
個 「小區」鄰居，偶然在室外路邊發起個簡單的野餐
，只是我們不去罷了。也有華人朋友與老外鄰居關係
比較密切的，但在程度上顯然比在國內的差。聽說現
在國內大城市住得比過去寬了些，雖然還住工房式的
樓內，各家也開始關起門來自成一統了。

古代揚州被認為是
美女盛出之地，而著名
的揚州 「瘦馬」即與揚
州美女有關。

揚州人至今還在口
頭流傳的一句俗語 「娶
馬馬」，意即娶老婆，

這個馬，便是從瘦馬一詞演化而來。幾年前，李
連杰、金城武主演過影片《投名狀》，徐靜蕾飾
演的片中女主角蓮生即為 「揚州瘦馬」。

清人章大來在《後甲集》中解釋：揚州人多
買貧家小女子，教以筆劄歌舞，長即賣為人婢妾
，多至千金，名曰 「瘦馬」。

揚州在古代是兩淮（淮南淮北）鹽商的聚居
地，鹽商當年可謂是富甲一方，生活奢侈程度可

與皇家媲美。從明朝開始，在揚州一帶，出現了
大量經過專門培訓、預備嫁予富商作小妾的年輕
女子，而這些女子以瘦為美，個個苗條消瘦，因
此被稱為 「揚州瘦馬」。揚州城裡和周邊農村那
些衣食無着的貧寒人家，不得不賣掉自己生養的
本來就瘦弱的女兒，去充當瘦馬，來緩解那些窘
困無助的日子。

「瘦馬」被人買到揚州，經過數年培訓，首
先讓她們學會應對，舉止端莊或儀態嫋娜，然後
再教她們學習書法繪畫琴棋歌舞。

挑選瘦馬有着一套極為嚴格的鑒定程式，而
其中最為客商看重的就是對於瘦馬的小腳的評判
。鑒定這 「三寸金蓮」也有着一套極詳細的辦
法。

清代揚州有專門圍繞 「瘦馬」產業鏈生存的

生意人。他們從購買到培養再到尋找買主，以至
於給瘦馬跟買主舉行婚禮，提供一條龍服務。歷
史記載，從揚州買的 「瘦馬」，由於受到正規教
育，修得滿身技藝，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溫
良恭儉讓一樣不缺，在主人家中很少惹其他妻妾
們生氣，也不爭風吃醋，很是讓男子們放心。有
的竟然感覺到揚州 「瘦馬」的好處，一而再再而
三地去揚州購買。

但並不是所有的 「瘦馬」都能成功地嫁入富
豪之家。最後，有些被挑剩下的 「瘦馬」不得不
被送入煙花柳巷。在秦淮河畔， 「揚幫」歌妓大
多是 「瘦馬」出身。而那些 「有幸」被官宦富商
、貴公子納為小妾的 「瘦馬」，也並不見得從此
就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記得第一次去曙光書店，
是在八十年代中，具體日期已
記不清，是當時我的上司、也
是巴金《隨想錄》的 「催生者
」唐瓊先生領着我去的。曙光
書店專門出售文史類的英文書
，與專售中文書的青文書店亦

分亦合，共用一個住宅單位而自成格局，極而言之，
賣的書也就二、三千冊。曙光書店馬老闆是詩人也斯
的研究生，能講一口不帶廣東音的英語，他專研德國
哲學家本雅明，撰文固然言必稱本雅明，自己也取了
一個 Benjamin 的英文名，對英美各大學的出版物瞭
如指掌，書店的書源也多來自這些地方，在俗文化讀
物鋪天蓋地令人窒息的香港，有一爿品味如許高雅的
小書店，洵屬難得。從此，一星期兩次，逢周三和周
日，午飯後有事沒事，我總要到這家書店走走，不買
也翻翻看，那時候掙得的菲薄稿費，大抵都花到這上
面了。

當時，我也到九龍海港中心和北京道的辰沖書店
淘書。這兩家書店的書價在換算美元和英鎊時取價較
曙光要高，而且交通不便，一去就得半天，因此除非
年度大減價或順路經過，一般一年也就去三四回。我
不是哭窮，也不怕被人譏為沒志氣，有一段時間，我
是把看見一本好書不用問價立即買下視為人生的奮鬥
目標的，不消說，這一目標已被證明為奢望，而只能
挑較便宜、對自己的腰包不致造成太大負擔者而購之
。天下讀書人同聲一哭，其惟此乎。

我在曙光書店買的第一部書，現在回憶起來，應
該是蘇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自傳《一生的故事》
的英譯。這本書老闆可能自己看過，已略顯陳舊，所

以降價出售，英譯僅譯出原文的三分之一，以後也不
曾再出續編，但憑着此書，我得以大致領略了帕烏斯
托夫斯基平實的敘事和清新的抒情風格，感到非常滿
足，因為要遲至十年後，我才讀到兩大厚冊的《一生
的故事》俄文版。我到曙光淘書，把注意力集中於俄
蘇文學作品的英俄對照本和作家傳記，是不無原因的
。英美各大學出版社其時對俄國非官方作家非常重視
，而中蘇的交惡似乎仍遙遙無了期，內地坊間流通的
原版蘇俄詩文集，絕大多數是五十年代進口的舊書，
像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等人的作品，連專業的
俄國文學學者也未必接觸得到。馬老闆的專業是社會
學，對文學未必熟悉，但他挑書的眼光真沒說的。一
個書商，不讓大眾的閱讀趣味牽着鼻子走，而堅持商
品的高品味和學術性，要做到這一點，除非他的生意
不以賺錢為急務。記得我淘到曼德爾施塔姆的處女作
《岩石》的英俄對照本時，甚至比十年後在聖彼得堡
買到曼氏四卷集還要高興。

眼下常在手邊而且不時仍翻一翻的兩部詩人傳記
──《阿赫瑪托娃：詩人與預言家》和《茨維塔耶娃
：天堂與地獄的搏鬥》都購自曙光書店，這兩部書都
是我淘到的兩位詩人的第一部傳記。十餘年後，我把
後者譯成中文，儘管書出得錯誤百出，慘不忍睹，書
名被改得不倫不類，而且超過一年的爬格子勞動，至
今收不到半文版稅，但它畢竟記錄了我與曙光書店的
那一份書緣，對此我是銘感於心的。我在大公報編
《文學》周刊為時近二十年，只要能辦到，每遇上名
詩人逢百的生辰忌辰或諾貝爾文學獎公布，都希望能
編一個專輯作為紀念，這已經成了一個習慣性的指定
動作了。辦專輯，首先到曙光找書，沒有的話再到辰
沖或圖書中心之類的大書店想辦法。記得沃爾科特、

布羅茨基以及希姆博爾斯卡的專輯就是這麼辦起來的
。在沃爾科特和希姆博爾斯卡獲獎前，我對這兩位詩
人所知甚少，前者的長詩《奧梅羅拉》，是諾獎消息
公布後翌日馬上跑到曙光買的。

對於我這個常客，馬老闆見了面毫不熱情，甚至
招呼都不打，我有點納悶，我哪點兒招你惹你了；我
也極少與之攀談。惟一攀談的一次，就是訂購《岩石
》的那一回。我到書店時《岩石》已脫銷，遂請他代
訂購一冊，他淡淡地說，已下oder，過半個月可望有
書。後來一想，文人下海，大概都是這個德性吧。

踏入新世紀，由於網絡書店風行一時，讀書人直
接從歐美選書購書的夙願得償，而且價錢要便宜得多
，我到曙光的頻率從一星期兩次遞減為一次，忙起來
甚至一兩個月才去一次。書痴們愛屋及烏，對賣書的
書店產生感情，這並不難理解，但他首先掂量的當然
還是自己的腰包，反正多我少我一個書店不會關門。
接下來，就聽說馬老闆中風的消息，曙光書店由青文
羅老闆接手，羅老闆管青文還管不來，他哪有時間和
精力再接這麼一攤？無非是守着攤子，把存書賣出去
而已。因為兩家書店唇齒相依，雖然不能說是一榮俱
榮，但一損俱損則是肯定的。羅老闆選擇盤下曙光
，大概就是出於這個考慮吧。

我最後一次去曙光，也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似
乎是二○○五年，買了兩部雙語對照詩集，記得是
《彼得拉克詩選》和《聶魯達詩選》，原來想再買一
部《雨果詩選》，但想想已超出本月的購書預算，乃
作罷。一年容易又過去，有一天，黃詩人告訴我，青
文關門了，他手裡拿的正是那部我想買而卒未買成的
《雨果詩選》， 「五折」，他不無得色地補充說，
「曙光的存書大減價。」

二○○七年春節返穗省親，回港後讀報獲悉，青
文書店的羅老闆在九龍存書的倉庫被塌下的書箱壓死
。這事兒很讓香港的文化人唏噓了一陣。馬老闆似乎
也消聲匿跡了，他在一份財經報紙的專欄未能寫下
去，對羅老闆之死，沒發表過任何紀念文字。

今
年
伊
始
，
一
下
子
死
了
兩
個
名
人
，
都
是
歌
壇
天
后
。
先
是

美
國
的
雲
尼
休
斯
頓
，
跟
着
是
台
灣
的
鳳
飛
飛
。
其
實
鳳
飛
飛
早
於

雲
尼
休
斯
頓
，
只
是
她
的
死
訊
保
密
，
一
個
多
月
後
才
公
布
。
雲
尼

休
斯
頓
是
美
國
時
間
二
月
十
一
日
下
午
時
三
點
五
十
五
分
被
宣
布
死

亡
。
而
鳳
飛
飛
病
逝
於
一
月
三
日
，
遲
至
二
月
十
四
日
才
公
布
，
於

是
由
前
變
後
。
鳳
飛
飛
出
生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八
日
，
算
來
還
不

足
五
十
九
歲
；
雲
尼
休
斯
頓
出
生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九
日
，
也
是

不
足
四
十
九
歲
。
二
人
的
生
日
只
相
差
一
天
。

為
此
，
我
的
朋
友
說
：
﹁你
看
，
九
真
的
很
邪
乎
耶
，
跨
不
過

去
就
是
跨
不
過
去
！
﹂

吓
？
我
皺
眉
：
﹁什
麼
論
點
這
麼
新
鮮
？
﹂

她
說
：
﹁你
別
不
信
，
逢
九
必
有
劫
數
，
就
看
能
不
能
跨
得
過

。
﹂
我
一
笑
置
之
，
不
與
她
爭
辯
。
對
於
這
二
位
猝
逝
的
名
人
，
我

沒
她
那
麼
多
想
法
。
但
當
看
到
報
紙
上
所
刊
登
的
死
訊
時
，
很
震
驚

。
雖
說
人
生
無
常
，
還
是
覺
得
突
兀
。
之
後
所
有
的
媒
體
就
一
直
報

道
不
斷
；
正
面
、
負
面
，
各
種
各
樣
的
謠
傳
、
猜
測
、
有
無
根
據
的

都
有
。
在
現
時
這
個
資
訊
爆
炸
的
時
代
，
這
早
已
蔚
然
成
風
，
不
足

為
怪
。
逝
者
已
矣
，
最
讓
人
同
情
的
該
是
她
們
的
親
朋

好
友
了
，
光
是
出
來
澄
清
事
實
就
讓
他
們
忙
不
過
來
。

報
載
鳳
飛
飛
縱
橫
歌
壇
四
十
四
年
。
四
十
四
年
？

那
她
豈
不
是
在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便
出
道
了
？
那
時

的
台
灣
還
是
個
鄉
土
味
很
濃
的
年
代
呢
。
而
台
灣
的
鄉

土
文
學
、
鄉
土
電
影
，
好
像
也
才
剛
起
步

—
真
的
不

覺
得
鳳
飛
飛
的
崛
起
有
那
麼
久
了
。
換
句
話
說
，
這
意

味
着
，
她
既
代
表
一
個
逝
去
的
時
代
，
也
延
續
着
另
一

個
時
代
。
而
等
我
聽
到
她
的
歌
，

並
且
知
道
鳳
飛
飛
其
人
時
，
已
經

是
七
十
年
代
末
了
。
她
的
歌
好
聽

嗎
？
或
許
該
這
麼
說
罷
：
那
是
由

台
灣
鄉
土
昇
華
成
的
一
縷
溫
柔
，

那
音
質
更
是
溫
婉
淡
定
。
但
若
說

她
有
多
麼
與
眾
不
同
又
真
的
不
是

很
顯
著
，
倒
是
有
那
麼
的
一
點
鄉

土
味
，
而
且
八
九
是
情
懷
上
的
認
同
。

然
後
是
瓊
瑤
電
影
的
時
代
，
被
鳳
飛
飛
唱
紅
的
主

題
歌
還
真
不
少
，
都
是
尋
尋
覓
覓
纏
綿
悱
惻
的
讓
人
聽

着
心
緒
不
由
有
瞬
間
的
晦
暗
，
卻
竟
也
有
種
奇
貨
可
居

之
感

—
她
是
瓊
瑤
獨
佔
的
資
本
，
劉
家
昌
的
奇
貨
。

那
是
鳳
飛
飛
的
巔
峰
時
代
。
然
後
她
結
婚
了
，
淡

出
歌
壇
。
當
她
再
復
出
時
，
大
家
也
好
像
沒
什
麼
感
覺
。
至
少
，
在

我
的
生
活
圈
子
裡
並
無
引
起
關
注
。
可
當
她
的
死
訊
傳
出
，
才
驚
覺

原
來
她
始
終
是
眾
人
的
偶
像
，
形
象
永
不
被
遠
去
的
歲
月
所
湮
沒
。

至
於
雲
尼
休
斯
頓
，
比
鳳
飛
飛
年
輕
十
年
。
在
歌
壇
上
縱
橫
了

三
十
年
。
由
於
生
活
糜
爛
：
吸
毒
、
酗
酒
、
嗑
藥
，
故
而
身
後
所
傳

出
來
的
幾
乎
都
是
負
面
新
聞
。

譬
如
批
評
她
是
個
不
負
責
任
的
母
親
，
不
僅
沒
教
育
好
女
兒
，

還
讓
她
吸
毒
；
不
為
女
兒
的
將
來
打
算
，
花
光
所
賺
的
錢
。
吸
毒
、

濫
用
藥
物
、
酗
酒
至
嗓
音
沙
啞
；
醉
生
夢
死
，
事
業
因
此
跌
落
谷
底

。
死
前
連
一
百
塊
錢
都
得
向
人
借
貸
…
…
如
此
不
自
愛
，
猝
死
是
遲

早
的
事
（
曾
有
人
預
言
，
她
活
不
過
五
十
歲
）
諸
如
此
類
的
報
道
，

排
山
倒
海
而
來
，
不
管
是
真
是
假
，
每
一
篇
都
無
不
教
人
讀
了
搖
頭

嘆
息
。上

天
賜
予
她
天
籟
般
的
美
好
歌
聲
，
人
又
那
麼
美
麗
，
有
才
華

，
一
站
出
來
，
那
鋒
芒
猶
如
超
級
國
寶
，
教
人
心
醉
。
然
而
生
命
就

此
終
結
了

—
人
生
如
戲
，
這
終
結
作
得
未
免
過
早
了
點
罷
。
思
之

悵
然
。

中國運動員應懂點英文
鄭延國

有
朋
自
故
國
來

楊
繼
良

曙光書店 馬海甸

揚
州
﹁瘦
馬
﹂

許

揚

天后 李憶莙

一個人活了多少
歲，中秋的月亮就來
過多少次。儘管你可
能因為太小不曾記事
，或者因為太忙無暇
注意，但那輪一年中
最圓的月亮，該來還

是要來，該走還是要走。
最初的記憶，是奶奶唱給我的歌謠：

「月婆婆，摋鑼鑼；炒豆吃，沒柴禾。」
最深刻的回味，是爸爸做的月餅。我們生
長在生活極度困難的時代，到十歲時，還
沒有吃過月餅。那一年中秋節，爸爸找來
一點麵、一點油和一點糖，自己動手做鍋
烙的月餅。那也是我幾十年來，吃到的最
香最甜的月餅。

可喜的是，中秋的月亮每來一次，我
們都會長高一截。上小學的時候，我們知
道了月亮也是一個星球，而且一直圍着地
球轉。月亮本身不會發光，但卻會在黑夜
之間，把另一邊的太陽光反射給地球。上
中學的時候，我們知道了月球的直徑是地
球的四分之一，體積是地球的四十九分之
一。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離，是三十八點
四萬公里。其中最近地點三十五點七萬公
里，最遠地點四十點六萬公里。人類不僅
可以登上月球，而且可以開發利用月球。

中秋節前夕，兒子從北京給我們帶回
一盒廣式月餅。溫馨的包裝上面，印着四
個精美的大字： 「月來越好。」我的心頭

一亮， 「月亮」來了， 「月餅」來了， 「越來」也來了
。來了就好，來了就樂，來了就讓我們享受能夠享受到
的幸福生活。

月亮會越來越好。月球的年齡，大約已有四十六億
年。而這麼多年間，它總是默默地圍着地球轉，沒有人
跟它打個招呼，更沒有人給它拍張照片。自從一九六九
年七月十九日人類開始登上月球之後，月亮才不再寂寞
。地球上的人們，不僅一次次到月球上做客，而且還想
方設法淨化大氣層，以便讓月亮留下更清澈更美好的身
影。月餅會越來越好。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相傳起於唐
代，到北宋時，稱為 「宮餅」，主要在宮廷流行，以後
才逐步流傳到民間。但直到幾十年前，絕大多數的貧苦
人家，中秋節仍買不起月餅。而現在，京式月餅、廣式
月餅、蘇式月餅、潮式月餅、滇式月餅、徽式月餅等，
在全國各地都應有盡有。口味越來越好，做工越來越精
。我們會越來越好。不管你富有還是貧窮，不管你城裡
還是鄉村，每一個人，都會不斷地成長，不斷地進步。
這是生命的力量，誰也不可阻擋。即便什麼都不懂，即
便什麼都沒有，即便什麼都不如意，但你依然在成長。
所有的經歷，都會成為墊腳石。等下一輪圓月再來的時
候，你會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更高更快更強。

生活會越來越好。全世界幾十億人，都在學習、思
考和創造。一個人發明了火車，全世界的人都坐火車；
一個人發明了電視，全世界的人都看電視；一個人發明
了電腦，全世界的人都用電腦。現代化的世界，推動了
現代化的進步。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得不斷的改革
、不斷的發展、不斷的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

平分秋色一輪滿，長伴雲衢千里明。月亮是無私的
，也是公正的，它總是將自己的銀波，均勻地潑灑到大
地上。但到了我們人間，卻常常是 「今夜月明人盡望，
不知秋思落誰家」。有的人如意，有的人不如意，有的
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

﹁月
﹂來
越
好

海

納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朗
朗
清
月
（
網
上
圖
片
）

九
月
十
日
下
午
，
日
本
政
府
舉
行
會
議
確
定
釣
魚
島

﹁國
有
化
﹂
方
針
，
在
危
害
中
日
關
係
的
險
路
上
一
意
孤
行

，
致
使
釣
魚
島
問
題
到
了
一
觸
即
發
的
危
機
邊
緣
。

野
田
政
府
對
外
宣
稱
其
﹁國
有
化
﹂
的
一
大
理
由
是

﹁為
繼
續
平
穩
安
定
地
維
持
管
理
﹂
。
日
本
政
府
憑
什
麼

﹁管
理
﹂
中
國
的
神
聖
領
土
？
這
樣
的
﹁管
理
﹂
又
怎
能
平

穩
安
定
？
事
實
上
，
日
本
政
府
是
企
圖
借
此
強
化
對
釣
魚
島

的
控
制
權
，
單
方
面
背
棄
了
四
十
年
前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時
﹁擱
置
爭
議
﹂
的
共

識
。
野
田
政
府
的
另
一
個
理
由
是
，
它
無
力
阻
止
東
京
都
，
而
由
中
央
政
府
﹁購

島
﹂
強
於
地
方
政
府
出
頭
，
希
望
中
國
政
府
理
解
。
這
一
﹁兩
害
相
權
取
其
輕
﹂

的
論
調
貌
似
厚
道
，
實
為
託
詞
。
一
個
現
代
發
達
國
家
的
中
央
政
府
，
對
地
方
長

官
完
全
沒
有
影
響
力
，
任
憑
國
家
外
交
政
策
和
對
外
關
係
受
地
方
政
客
隨
便
擺
布

，
其
理
由
怎
麼
聽
都
無
法
讓
人
信
服
。

幾
個
月
來
的
事
態
發
展
表
明
，
日
本
政
府
從
一
開
始
就
嚴
重
誤
判
形
勢
，
依

仗
日
美
軍
事
同
盟
，
與
東
京
都
一
唱
一
和
，
成
為
﹁購
島
﹂
鬧
劇
的
主
要
推
手
。

而
石
原
等
極
右
翼
政
客
，
客
觀
上
為
日
本
中
央
政
府
積
極
充
當
了
燒
火
棍
的
角
色

。
世
人
有
目
共
睹
，
與
釣
魚
島
危
機
的
發
酵
同
步
並
相
交
織
的
，
是
日
本
執
政
的

民
主
黨
和
最
大
的
在
野
的
自
民
黨
之
間
及
兩
黨
內
部
激
烈
的
權
力
鬥
爭
。
石
原
慎

太
郎
之
子
石
原
伸
晃
現
任
自
民
黨
幹
事
長
，
對
黨
魁
大
位
一
直
虎
視
眈
眈
，
去
年

就
揚
言
要
在
釣
魚
島
建
軍
事
基
地
。
野
田
面
對
低
迷
人
氣
和
國
會
選
舉
的
巨
大
壓

力
，
為
保
上
位
費
盡
心
機
。
他
們
對
萎
靡
的
日
本
經
濟
無
計
可
施
，
便
不
約
而
同

把
釣
魚
島
當
成
選
舉
的
政
治
籌
碼
，
拿
中
日
兩
國
關
係
進
行
一
場
危
險
的
賭
博
。

中
日
釣
魚
島
爭
端
，
不
只
是
單
純
的
領
土
歸
屬
問
題
。
釣
魚
島
是
日
本
在
侵

略
中
國
的
甲
午
海
戰
中
竊
取
的
，
日
本
二
戰
戰
敗
時
同
意
放
棄
先
前
以
武
力
或
貪

慾
所
攫
取
的
全
部
土
地
，
釣
魚
島
理
所
當
然
是
其
中
一
部
分
。
因
此
，
這
一
領
土

爭
端
直
接
關
係
到
中
國
等
亞
洲
國
家
當
年
橫
遭
日
本
鐵
蹄
蹂
躪
的
悲
情
，
直
接
關

係
到
日
本
是
否
接
受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無
條
件
投
降
的
結
局
。

日
本
政
府
的
賭
博

鄭

如


